
游牧民在西方古典世界的主流形象
———以斯基泰人为例

刘雪飞
内容提要　 在西方古典时代，以斯基泰人为代表的游牧民形象是在古希腊社会的口

述传统中产生并定型。因此我们从种种文献资料中拼合的斯基泰人形象其实是一个古希
腊民族的整体印象。从本质上来说，斯基泰人的形象和其他蛮族并无根本区别。但因斯
基泰人是游牧民，其在主流古希腊人心目中残忍野蛮的形象则有着鲜明的游牧特色。之
后，这种形象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又汇流到了拉丁文学的传统中去，并在欧洲文学中一直
被因袭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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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欧亚草原是一个以中北亚为核心，兼及欧洲的地理文化板块。游牧人群是这一板块
的主角。欧洲各族因为只是毗邻这一地带，与游牧民族的接触交往远不如东方农耕民族频繁深入。
但欧洲在历史上也间歇性地承受着游牧民的军事冲击。通过南俄草原这个宽阔的走廊地带，来自
亚洲的游牧民一再进逼欧洲。其中，斯基泰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是最早进入欧洲视野的游牧人群。

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斯基泰人即以鲜明的游牧特征为古希腊罗马作家所关注，并成为西方历
史书写中的典型“游牧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西方古典作家笔下，斯基泰人即等同于欧亚草
原上的游牧人群。而之后欧洲各族在与欧亚这些五花八门的游牧民族接触时，思想观念中业已构
建的典型游牧民———斯基泰人的形象则会不时浮现出来，成为他们书写游牧民族的观念资源和文
化素材。

因此，研究西方古典时期的斯基泰人形象对于从源头上了解欧洲文明中的游牧民观念是十分
重要的。尽管古希腊罗马作家在看待斯基泰人时，其观点不尽相同，有些古希腊罗马作家欣赏斯基
泰人的原始单纯，将其视为“高尚的野蛮人”，但主流作家总体上认为，斯基泰人和色雷斯人等一样
是一个有着种种负面形象的蛮族人群。然而，作为一个地处北方边陲的游牧人群，斯基泰人在西方
古典世界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与其他蛮族也颇为不同。本文拟以相关的古希腊罗马文献为依据，探
讨古希腊罗马主流作家中的斯基泰人形象。

一、古希腊口述传统下斯基泰人形象的建构
在波斯国王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之前，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对黑海北岸总体了解不多，而对于

深处内陆的斯基泰人则了解更少，最初只有模糊不清的印象。后来随着米利都等希腊城邦在黑海
殖民活动的开展，小亚细亚西岸的古希腊人对黑海地区的了解逐渐增多，也曾写过一些关于黑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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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日志，名为《航行记》（ｐｅｒｉｐｌｕｓ）。① 遗憾的是这些航海日志现已失传殆尽。
公元前５１４年左右，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为了入侵希腊本土扫清后方障碍，远征黑海北岸的斯

基泰人。而斯基泰人依靠游击策略最终逼退了强敌，从此声名大噪，其战胜大流士一事据说很快就
被编排成戏剧在希腊上演，②斯基泰人不可战胜的声誉遂在希腊世界长期流传。在此前后，地理学
之父———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Ｈｅｃａｔａｅｕｓ）在游历四方时曾前往黑海，走访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
资料。后来，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参考前人的航海日志，撰写了《大地环游记》一书。在该书中，他
将黑海北岸纳入当时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范围（ｏｉｋｏｕｍｅｎｅ），对斯基泰部落也多有载录。嗣后希
罗多德在描述该人群时曾多次引用该书。可惜的是，此书现已散佚，只存３００多个片段。

公元前４８０年以后，雅典取代了以米利都为首的爱奥尼亚城邦，成为在黑海地区卓有影响的外
来势力。为保证雅典在黑海的利益，雅典将军伯利克里曾亲率海军进入黑海地区巡示。③ 因此，这
一时期雅典人对于黑海北岸及斯基泰人有较多的信息渠道。积极参与两地粮食贸易④的希腊商
人、被贩至雅典等城邦的斯基泰奴隶⑤都会提供诸多关于黑海北岸的信息。借鉴这些资料，并根据
亲自前往黑海北岸耳闻目睹得来的信息，希罗多德写成了《历史》第四卷。该卷内容丰富，是后世
学者研究斯基泰人最为倚重的文字史料。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在青年时代游历
黑海，但由于他的医生身份，他只在医学这一领域收集了一些关于斯基泰人的信息。⑥

不仅如此，从公元前４８０年左右，雅典街头还出现了一支由斯基泰人组成的警察。他们配备弓
箭，在法庭和公民大会等公共场所维持秩序。可以想见，斯基泰弓箭手因经常出没于雅典的公共场
所，势必引起雅典人的关注。可以说，这些斯基泰弓箭手通过直观具象的方式提醒着雅典人———斯
基泰人的存在。而雅典人对斯基泰人外观行为的认知，则会同他们道听途说的传闻逸事相互印证。
以街头常见的斯基泰弓箭手为原型，这一时期活跃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中塑造了许多斯
基泰弓箭手形象。

综上所述，在古希腊古风时代末期和古典时代初期，以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等
为代表的古希腊作家大都曾亲赴黑海，走访考察，搜集了大量与斯基泰人有关的资料。他们偏好游
历的特点与后来枯坐书斋的学者截然不同。在其著述时，少有成文著作可供参考，所依据的主要材
料是耳闻目睹的见闻传言，尤其是口述传闻。⑦ 在这一点上，希罗多德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历史》
第四卷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字眼或句子：“据说”、“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便是斯基泰
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起源的说法”、“斯基泰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在黑海地方
居住的希腊人却又有如下的说法”。在讲述斯基泰王子阿纳卡尔西斯的故事时，他还明确说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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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只从黑海驶出前往埃吉纳和伯罗奔尼撒。参阅〔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５２２页。
这一时期有许多来自斯基提亚地区的奴隶出现在雅典等希腊城邦（详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第１９２页。）比如著名的雅典斯基泰弓箭手，阿里斯托芬曾在喜剧中予以描述，对此下文将予以详述。
除此，希波克拉底还提到过斯基泰女奴。而这些斯基泰奴隶在当时雅典奴隶中占有一定比重。在一份公元前５世纪阿卡提外族奴隶的
清单中，在３６名外族奴隶中，所谓斯基泰奴隶占有３名。当然，这些所谓的斯基泰奴隶身份是不确定的，他们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斯基
泰人，而只是斯基泰人在黑海北岸内陆俘获的战俘奴隶等，但这不妨碍希腊人把他们视为斯基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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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ｐｐ． １１７ － １３３．

关于口述传统在希腊史学中的作用，笔者主要参考了吴晓群老师的研究成果，详见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复旦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９—６５页。



斯基泰国王阿里亚佩铁司（Ａｒｉａｐｉｔｈｅｓ）的管家图姆涅斯（Ｔｙｍｎｅｓ）那里听说的。在谈到斯基提亚以
北的地方时，希罗多德说，没有人确切知道，但他同时表示“但只要是我们能够听得到关于这些边
远地带的确实报导，我是会把它们全部传达出来的。”①以上这些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及传闻
讲述者的名称都表明，希罗多德在描述斯基泰人时，广泛使用了口述材料，尽管他对此不是完全相
信，也采取批判态度。

而他们的著述在流传时也主要采取口述的形式，通过对公众面对面的朗诵或表演的口头方式
传播。相传希罗多德即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广场上当众诵读他的作品，获得了一致好评并得到了
奖赏。由于城邦生活的这种共同性和公开性，他们的作品在广泛的口头传播过程中，其个人的历史
著述尽管添加了其个人的见解，但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迎合公众的趣味，符合大众的观念。可以
说，这些历史学家和公民群体的互动，塑造了古希腊人心目中的斯基泰人形象。我们可以想见，阿
里斯托芬在喜剧中塑造的斯基泰弓箭手的形象绝不仅仅是阿里斯托芬本人心目中的斯基泰人，而
是雅典公众心目中的斯基泰人。也正因如此，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才能在舞台互动中博得公众的笑
声，赢得公众的认可。此后，在希腊城邦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希腊人传播知识、探讨智慧、表演戏
剧、讨论问题的主要方式仍然沿袭了荷马以来的口述传统。由是观之，许多古希腊作家在著书立说
时，凡是涉及斯基泰人的地方，往往会采用经过大众口耳相传的先前作家的材料。因此，这些古希
腊作家的著作在方方面面塑造古希腊人对斯基泰人的认知，也代表着古希腊大众对于斯基泰人这
个游牧民族的认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语境下所有希腊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千篇一律，一个腔调。城邦作
为一种自由公民所掌控的“开放”空间，它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或曰松散的）话语环境，加之
“竞争”（ａｇｏｎ）风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其“传统”和“声音”并非只有一种。然而，一
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里总会有一些占据主流地位、为大家所认可的公共的价值
及标准。② 正因如此，斯基泰人在众多古希腊作家笔下总体上仍是一种负面的形象。

二、希腊古典时代斯基泰人的主要身份
“希腊人＋蛮族人＝全人类”是希腊人最简单却又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族群划分公式。对

照这一公式，斯基泰人自然也被古希腊人划入蛮族群体。但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斯基泰人是游牧
民族（ｎｏｍａｄｅｓ），与从事农耕的蛮族不同。比如希波克拉底即因斯基泰人没有房屋而居住在马车
中称斯基泰人为游牧民族。③ 希罗多德也从总体上说斯基泰人不是耕种土地的人，而是游牧民族
且无任何设防城市。④

古希腊人对他们所在的区域按照惯例，依其族名称之为斯基提亚（Ｓｃｙｔｈｉａ）。那么，斯基提亚
又在何方呢？在当时古希腊人所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范围内，古希腊人位于大地的中央，其南是埃
及或埃塞俄比亚，其北则是斯基提亚。埃及或埃塞俄比亚与斯基提亚以希腊为轴南北对称。而两
者的气候在古希腊人心目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埃及以酷热著称，斯基提亚则以寒冷闻名，⑤希
罗多德曾以鹤的季节性迁徙来说明这一点。⑥ 因此，古典作家众口一词，均认为斯基提亚的天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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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至极。希罗多德曾绘声绘色地描述其寒冬持续时间长达八个月，因为寒冷导致斯基提亚的牛不
长角。① 希波克拉底对斯基提亚的严寒描述更甚于希罗多德：

原来斯基提亚正在熊山和里菲山（Ｒｈｉｐａｅｉ Ｍｏｎｔｅｓ）山麓，北风从那里吹来……但是山
上的冰雪和豪雨终年不绝，而被冰雪冷却的寒风由北方不断吹来，因此，那里的山地不宜
于居住。在斯基泰人居住的原野，整天被浓雾所笼罩，所以他们那里的冬季几乎没有间
断，而夏季仅有几天，且不太炎热……”②
由上可见，远在爱琴海岸的古希腊人对黑海北岸地区的气候不甚了解。黑海北岸，即今天乌克

兰地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那里冬天固然寒冷，但绝非希罗多德或希波克拉底所形容的
西伯利亚式的寒冷，夏天有时也炎热干燥。然而，希罗多德之后希腊人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前人的看
法，经常用“ｄｕｓｃｈｅｉｍｅｒｏｓ”（冬天般的、寒冷的）来形容斯基提亚的严寒。这种传闻后又传入罗马，
罗马作家贺拉斯（Ｈｏｒａｃｅ）就曾在赞颂斯基泰人的高尚品德时提及斯基提亚的严寒。

斯基提亚在古希腊人的自然地理观中，位于北方，气候寒冷。而在古希腊人的文化地理观中，
北方的斯基提亚同样与希腊本土迥异，是“ｅｓｃｈａｔｉａ”，意即大地的边缘，化外之地，土地贫瘠。在《被
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的代表和他们的犯人游历进入“一个遥远的国度”，斯基泰人即被描述为
“居住在世界的边缘”（ｅｓｃｈａｔｉａ）。

边缘之地也是“ｅｒｅｍｉａ”，即荒漠或荒地，荒凉至极。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开场白中，埃斯
库罗斯让押送普罗米修斯的威力神（Ｐｏｗｅｒ）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身处遥远的土地，进入了
斯基泰人的国土，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③ 对于这个荒漠，希波克拉底也曾如是描绘：“人们所称
的斯基泰荒漠，位于平原之上，是水量适度而缺乏树木的草地。”④然而，这荒漠并不是单纯客观的
景观描述，而是和野蛮、粗鄙联系在一起。古希腊民间流传的许多谚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谚
语有的说斯基提亚是一片“荒僻和野蛮的土地”，有的说斯基泰人是“没有土地，不断变换居所的
人”、“弃民”。⑤ 阿里斯托芬也使用了“斯基泰荒漠”的说法，但将其用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特征被
描述为“斯基泰人式的粗野”（ｓｋｙｔｈｏｎ ｅｒｅｍｉａ），亦即说他是一个野蛮人，不友好的牲畜。⑥ 有趣的
是，几个世纪以后，在库尔提乌斯（Ｑｕｉｎｔｕｓ Ｃｕｒｔｉｕｓ）笔下，斯基泰使团为了劝阻亚历山大不要进攻斯
基泰人，也说出了类似的话：“有许多希腊谚语嘲笑我们斯基泰荒僻，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专门挑选
荒漠和不开化的地方，而不是繁荣的市镇和农村。”⑦

综上所述，斯基泰人在古希腊人心目中是一个位于北方边陲苦寒荒僻之地的游牧民族。这些
公式化的说法从埃斯库罗斯时代一直延续到库尔提乌斯时代（从公元前５世纪到公元１世纪）。

三、古希腊人主流对斯基泰人的印象
（一）斯基泰人的整体形象
自击败波斯国王大流士后，斯基泰人不可战胜的名声远播异域，其军事实力之强大给古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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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深刻印象。埃斯库罗斯曾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告诫希腊人，不要靠近身背弓箭的斯基泰人，以
免冒犯他们。而希罗多德在《历史》第４卷则明确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斯基泰人居无定所的
游牧生活是其难以战胜的根本原因。① 而斯基泰社会对武力的尊崇是其军力强大的一个内在体
现。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与色雷斯人、波斯人和吕底亚人都崇尚武功，在他们的社会中，只有单
纯从事军务的人才被认为是最高贵的人。② 他们在战场上勇猛顽强，以杀敌众多为荣，只有如此他
们每年才能得到首领的酒宴犒赏。③ 古典时代的其他作家———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
索克拉底都曾提到斯基泰人勇武好战。其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斯基泰人与波斯人、色雷斯人等
列为好战民族，④修昔底德则认为斯基泰军队的力量和人数在欧洲罕有敌手，连强悍的色雷斯人的
奥德利西亚王国也比之不如。⑤ 对斯基泰人勇武好战、不可战胜的名声，希腊人不仅仅是说说而
已，而是信以为真，当战场上与斯基泰人兵戎相见之际，希腊人确实惧怕斯基泰人。据说，腓力二世
率马其顿人在巴尔干地区征讨斯基泰人时，为防止士兵畏敌逃窜，让骑兵殿后，命令他们对逃兵格
杀勿论，从而逼迫三军用命，击溃了强悍的斯基泰人。

当然，对于斯基泰人勇武好战之习气，古希腊人中也不乏批评之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基泰
人的统治是一种专制和僭政的统治，以奴役邻邦为目的，其勇武好战的社会风气和武德即为此服
务。他认为，专注于侵略的斯基泰首领其行为罔顾正义，其统治实际上是不合法的。他以动物来比
喻好战民族，认为勇族和猛兽，其性情则是比较温和（驯顺）或比较近似雄狮的脾气，而这些常常以
劫掠为事的盗匪部落没有真正的勇德。⑥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还是在学理的层面上探讨斯基泰人的
勇武好战，那么伊索克拉底则要感性得多。他认为，具有强烈支配欲望和雄厚军事实力的斯基泰人
非常危险，他们意欲奴役希腊人，将希腊作为他们攻击的目标。⑦

据希罗多德记载，斯基泰人还有一些独特的战争习俗，如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首个敌人的血，
在战争中收集所有战死敌人的头颅带回领赏。对于这些头颅，斯基泰人将头皮从头颅上剥掉揉软
作为手巾来用，为此希罗多德专门造了一个复合动词“ａｐｏｓｋｙｔｈｉｚｅｉｎ”来指称这种行为；头颅，则被镀
金制成饮器。⑧ 对这些行为，希罗多德不置一评，似乎客观中立，但在其他希腊人看来，这无疑是陋
习，残忍野蛮。后来，在古希腊语中，ａｐｏｓｋｙｔｈｉｚｅｉｎ或ａｐｏｓｋｙｔｈｉｚｏ（剥头皮）和ｐｅｒｉｓｋｙｔｈｉｚｏ（按斯基泰
方式剥皮）专指那种剥敌人头皮的野蛮行径。不仅如此，在古典时代，希腊人中间还流传斯基泰人
杀人献祭和吃人的传闻。在《历史》第４卷中，希罗多德仔细甄别了斯基泰人与黑海北岸的其他族
群后指出，只有陶里人（Ｔａｕｒｉａｎｓ）才劫持希腊人并将之作为牺牲献祭，而昂多罗帕哥伊人
（Ａｎｄｒｏｐｈａｇｉ）这个希腊人径直以吃人者称呼的部落才是吃人的。⑨ 然而，对于远在爱琴海畔的希腊
人来说，他们显然不会像希罗多德那样亲临黑海北岸，观察到当地多元的族群与文化。在他们眼
中，任何一个来自黑海北岸的人都是斯基泰人，都千篇一律地具有这些杀人吃人以及乱交等野蛮习
俗。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黑海沿岸各族中有许多野蛮民族习于杀戮，甚至宰食生人，而内陆部落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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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残暴。① 显然，斯基泰人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些人群。到亚历山大东征前夕，斯基泰人残
忍野蛮的名声在希腊世界已广为流传。

古希腊人喜欢饮葡萄酒。在酒会上，伴随着音乐舞蹈，古希腊人喜欢一边啜饮葡萄酒，一边闲
聊学问。可以说，葡萄酒是古希腊人重要的饮品。然而，在他们的观念中，葡萄酒必须经过调制，亦
即兑水方能引用。饮用纯酒是诸神的特权，普通人若饮纯酒，就破坏了神的特权，是要受到惩罚的。
所以，古希腊人中罕有饮纯葡萄酒的人。在他们眼中，只有蛮族才饮用未兑水的纯酒，这种行为是
野性和没有教养的一种表现，是不文明的。② 而斯基泰人在古希腊作家笔下，则被塑造成嗜饮纯酒
的蛮族，在文学、诗歌和戏剧中一直作为经典话题被讽刺取笑。

在转述斯巴达国王克列欧美涅斯（Ｃｌｅｏｍｅｎｅｓ）发疯一事时，希罗多德曾旁及斯基泰人的饮酒习
俗。按照斯巴达人的说法，克列欧美涅斯之所以发疯，是因为他和前往斯巴达的斯基泰使节频繁交
往，学会了饮未兑水的葡萄酒造成的。从此以后，每当斯巴达人饮用烈酒，会说“像斯基泰人那样
斟酒吧”（ｅｐｉｓｋｙｔｈｉｚｏ）。希罗多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克列欧美涅斯之所以下场悲惨，乃是神
意，是由于他陷害斯巴达另外一位国王戴玛拉托斯（Ｄｅｍａｒａｔｕｓ）的报应。③ 而且希罗多德特别指出，
斯基泰战士每年宴饮聚会时，饮用的是在混酒钵里用水调过的葡萄酒，不是纯酒。④

不过，传闻在流传过程中比真相更有力量。在古希腊作家笔下，斯基泰人早就以酗酒民族的身
份出现了。在希罗多德之前，阿那克里翁（Ａｎａｃｒｅｏｎ）在诗歌中就曾经号召众人放弃饮用斯基泰式
的纯酒，啜饮酒水比为１：２的葡萄酒，并以美妙的诗歌来替代觥筹交错之际的喧嚣躁动：

孩子，给我来杯酒，
让我一饮而尽；
要混合１０份水和５份葡萄酒，
因此再饮而尽，口感柔和；
我会赞美狄奥尼修斯。
让我们不要沉湎于
暴躁和混乱之中，
如同斯基泰人那样饮酒，
让我们一边适量饮酒，
一边听着美妙的赞美诗。⑤

而在希罗多德之后，柏拉图在谈到酗酒时，也曾提到斯基泰人和波斯人、迦太基人、凯尔特人、
伊比利亚人、色雷斯人等好战民族一同跻身酗酒的民族行列，并明确指出斯基泰人和色雷斯人（妇
女与男人都一样）视饮用纯酒为一种荣耀和光彩，且在饮酒时把酒洒遍他（她）们的衣裳。⑥

从种种迹象来看，古希腊人把斯基泰人饮纯酒的习俗、酗酒的习惯作为反面教材来说明一个人
在宴会上所应具备的正当的行为举止。在古典时代，古希腊人在宴饮所用的容器上经常绘制一些
戴着典型斯基泰帽子的雅典饮者。对此，奥斯本（Ｏｓｂｏｒｎｅ）指出，这类形象在宴饮过程中起着“突出
身份”的作用，表示饮者是一个行为恶劣的宴饮者（ｓｙｍｐｏｓｉａｓｔ），他在按照斯基泰人的方式在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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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通人看到容器上此类饮者的形象，会意识到如若不遵守宴饮的文雅规矩，他们也会被其他宴饮
者视为斯基泰人，一种不讲规矩的野蛮蛮族的身份。①

除了个人的粗暴野蛮，斯基泰人整体在古希腊人眼里似乎也无足称道。修昔底德曾认为：“事
实上，如果斯基泰人联合起来，就是在亚细亚，也没有一个部族能够单独抵抗他们的，虽然在贤惠地
管理他们自己和聪明地使用他们的资源方面，他们却在一般水平之下。”②至于斯基泰人为何不能
智慧地管理他们自己和聪明地使用资源，修昔底德没有回答。或许柏拉图的观点可以作为希腊人
对此的回应。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像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等北方人缺乏理
智，是心灵主导的民族。③ 显然，柏拉图认为斯基泰人的品质及智力有限。这种观点其实暗含着一
个比较，即希腊人品德高尚，是优秀文明的理智民族。

这种比较在当时非常流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为这类偏见提供了一段著名的“理
性”论证。他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希腊之外的居民总是缺乏成为好公民（亦即文明人）的某
些因素。住在寒冷地带的欧洲人野性难驯，无法聚合为城邦；与此相反，亚洲人生活的地域过于炎
热，居民怯懦恭顺，只适合专制统治。只有温和气候下的希腊人兼具亚洲人的智力和欧洲人的血
气，能够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④ 按照这样的逻辑，斯基泰人的归属明确，属于寒冷地区的蛮族，
其精神富于热忱，但缺乏理性，能够保持自由，但缺乏治理才能。他们与地处大陆之间、文明开化的
希腊人显然不具可比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根本上揭示出古典时代主流古希
腊人在认识斯基泰人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

（二）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斯基泰弓箭手
在古典时代，一个爱琴海畔的普通希腊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踏足遥远的黑海北岸，所以当地的古

典希腊作家只能凭借口耳相传的资料，描摹刻画斯基泰人的某些特征而已，不乏想象和虚构的成
分。然而，从公元前５世纪中叶到公元前４世纪中叶，在雅典的街头巷尾、公众场所，雅典人却能时
常接触斯基泰人。他们因配备弓箭，被称为弓箭手，负责协助维持公共场所尤其是公民大会的秩
序。可以想见，斯基泰弓箭手因频繁出没于公共场所，时常在公民大会驱赶或逮捕发言过长或扰乱
秩序的公民，在一般公民心目中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势必引起雅典公民的关注。因此，阿里斯托芬
笔下的斯基泰弓箭手就不像古典作家笔下的斯基泰人那样模糊刻板和抽象，而是鲜活具体，相对而
言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以雅典人为代表的希腊人对斯基泰人的观感和态度。

据现存作品来看，阿里斯托芬在《骑士》（Ｔｈｅ Ｋｎｉｇｈｔｓ）和《公民大会妇女》（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ｚｕｓａｅ）中提到
斯基泰人，而在《阿卡奈人》（Ａｃｈａｒｎｉａｎｓ）、《吕西斯特拉忒》（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ｔａ）和《地母节妇女》
（Ｔｈｅｓｍｏｐｈｏｒｉａｚｕｓａｅ）中则塑造了若干斯基泰弓箭手的角色。在《阿卡奈人》中，斯基泰人是沉默的，
戏份不多，只是在执行委员（Ｐｒｙｔａｎｉｓ）的命令下将主张同斯巴达议和的阿菲忒俄斯（Ａｍｐｈｉｔｈｅｕｓ）从
公民大会拖走。而在《吕西斯特拉忒》和《地母节妇女》中，斯基泰人的戏份增多，成为有相当分量
的配角。

在《吕西斯特拉忒》中，斯基泰弓箭手们在雅典非常委员会成员普罗布洛斯（Ｐｒｏｂｏｕｌｏｓ）的指挥
下，试图撬开反叛妇女们关闭的城门，进入卫城。在这幕剧中，斯基泰弓箭手们言语不多，但透过其
行为举止可以看出他们精神慵懒，行动迟缓，为此他们时常招致普罗布洛斯的责骂。其中，普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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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有一次训斥一位斯基泰弓箭手：“你这个蠢货，干吗站着不动，哈欠连连？你只知道往肮脏的
酒店里面跑”。① 在此，阿里斯托芬借普罗布洛斯之口指出斯基泰弓箭手酗酒的行径，而这和他们
在古希腊世界中以酗酒著称的传闻是吻合的。弓箭手们在普罗布洛斯的命令下去逮捕吕西斯特拉
忒，但在吕西斯特拉忒等雅典妇女的厉声呵斥下，畏葸不前，阿里斯托芬在旁白中所用的短语“卫
士退缩”、“卫士退却”、“卫士们又后退”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② 而当斯基泰弓箭手和三教九流的
一干女人厮打时，丝毫不占优势，旁白则俏皮地描述到“众人厮打，妇女们渐占上风”。最后，普罗
布洛斯无奈地发出感慨：“可悲啊，实在可悲！我们竟输在了女人手里”。③

《地母节妇女》这部喜剧的主角是欧里庇得斯，他因在悲剧中诽谤妇女，被雅典妇女在地母节
上缺席判为死刑。在了解事情原委后，欧里庇得斯托付亲戚涅西罗科斯乔装老妇，混进集会，为他
辩护。然而，其亲戚不幸被人识破逮捕，交给斯基泰弓箭手看管，最后在欧里庇得斯的计谋下方才
逃脱。在该剧中，斯基泰弓箭手并非主角，但戏份不少。他于喜剧中段登台亮相直到剧终，其台词
除了比欧里庇得斯和其亲戚以及宴会上的第一个女性发言人少外，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物都多。为
了达到喜剧效果，阿里斯托芬极尽夸张之能事，不遗余力在角色台词和行为举止上愚弄和讽刺斯基
泰弓箭手。

当斯基泰人甫一出现，其行为蛮横残忍、语言粗俗直白的特征就显露无遗。当时，被抓住的涅
西罗克斯向斯基泰弓箭手哀求将钉在身上的钉子松点，而弓箭手却丝毫没有同情心，一边钉得更
紧，一边说“还要我大大地钉紧吗？”④在此，斯基泰弓箭手其行为和语言的风格就奠定了基调并一
直贯穿到剧终。比如，当欧里庇得斯为了救他的亲戚在与斯基泰人周旋时，曾央求斯基泰人把锁在
涅西罗科斯身上的链子解掉：

欧里庇得斯：不，我要把他的链子解了。
斯基泰人：那我就拿皮鞭抽你。
欧里庇得斯：我一定要解。
斯基泰人：那我就拿弯刀砍你的头。
欧里庇得斯：啊，怎么办？还有什么话可说？这蛮子的脾气
就是不听话。向愚蠢的人提出新鲜的、聪明的建议，是白
费唇舌。我得另想一个适合于对付这家伙的办法。
斯基泰人：可恶的狐狸！他是在害我。
涅西罗科斯：珀尔修斯，你要记住，你丢下我一人在此，多么凄凉！
斯基泰人：你还想挨皮鞭吗？⑤

显然，欧里庇得斯对斯基泰人的蛮横粗暴颇感无奈，其感叹反映了普通的希腊人对斯基泰人的
看法，即他们是愚蠢的蛮族，不通情理，不可理喻。

在斯基泰弓箭手登台亮相后，阿里斯托芬还穿插安排了许多情节来体现斯基泰弓箭手的其他
品格。从斯基泰弓箭手为寻找一顶睡觉的席子擅离职守可以看出，他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某种程
度上和希波克拉底将斯基泰人描述为肥胖和懒惰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斯基泰弓箭手是好色的。
为救出涅西罗科斯，欧里庇得斯利用一个舞女缠住斯基泰人，而斯基泰人果然中了美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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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人：她的后面很美……她的前面也很美。
……
斯基泰人：先亲我一下嘴，不行吗？
………
斯基泰人：啊，啊，她的舌头多么甜，像阿提卡蜂蜜！她为啥不能躺在我身边？①

阿里斯托芬对斯基泰人的语言表达也予以嘲讽。斯基泰人在《地母节妇女》中台词很多，然
而，他并没有说斯基泰语，而是从头到尾使用了一种带有浓重斯基泰口音的希腊语，其显著特征是
在单词开头没有使用送气音，且用κ，π，τ来代替χ，φ和θ，这使得他常常省略辅音前的最后ν。②
因此，当欧里庇得斯吟诵诗歌时提到的怪物戈耳戈（Ｇｏｒｇｏｎ），斯基泰人就听成了作家戈耳戈斯
（Ｇｏｒｇｏｓ）的名字。③ ξ被认为是一种蛮族语（如Ｘｅｒｘｅｓ，Ｐｒｅｘａｓｐｅｓ，Ｐｉｘｏｄａｒｕｓ）尤其是斯基泰语音中
的标准辅音。从希罗多德时代，古希腊人熟悉的斯基泰人名大多含有这个字母，例如Ｌｉｐｏｘａｉｓ，
Ａｒｐｏｘａｉｓ，Ｃｏｌａｘａｉｓ，Ａｒａｘｅｓ，Ｅｘａｍｐａｅｕｓ ，Ｔａｘａｃｉｓ。④ 阿里斯托芬显然也留心到了这种语言现象，他
精心设计，使得斯基泰弓箭手的发音也符合这一特征。当欧里庇得斯扮演老婆婆来蒙骗斯基泰人
时，两者有一番对话，涉及这一语言现象：

斯基泰人：……老婆婆，请你看住这老头儿。你叫啥名字？
欧里庇得斯：阿耳忒弥西亚（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斯基泰人：我会记住她的名字。阿耳塔穆克西亚（Ａｒｔａｍｏｕｘｉａ）！⑤

阿里斯托芬之所以将斯基泰弓箭手所说的希腊语如是安排，是有深意的。在古希腊语中，言语
和理性（逻各斯）是同一个词———ｌｏｇｏｓ。因此，在古希腊人的潜意识下，口齿不清的人必然思维不
清，缺乏文明人的理性，或者说与动物相似。而斯基泰弓箭手的希腊语夹杂乡音，如此蹩脚，也就暗
示他思维不清，和希腊人不同。

正因如此，斯基泰人弓箭手蹩脚的希腊语、不通人情的残忍粗暴使得他在剧中饱受愚弄嘲讽。最后
妇女们尽弃前嫌，原谅了欧里庇得斯并帮助他逃跑，且没有将他逃跑的方向告诉斯基泰人。这个喜剧最
后在一片嬉笑声中结束，而嬉笑戏谑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急于追捕欧里庇得斯的斯基泰弓箭手。

（三）小结
总体来说，到亚历山大东征前后，斯基泰人的主要形象是负面的，古希腊社会几乎一边倒地批

评抹黑斯基泰人。德摩斯梯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一个在种族上坚持希腊种族观的人，竟因坊间传闻
其母方有斯基泰血统，而被政敌埃斯基涅斯（Ａｅｓｃｈｉｎｅｓ）大肆攻讦。⑥ 他们说德摩斯梯尼不是希腊
人，只不过谙熟希腊语而已。对于这种过分诋毁斯基泰人的现象，埃福罗斯（Ｅｐｈｏｒｕｓ）相当不满。
他批评当时的有些作家为了用令人恐惧的、奇异的事情吸引听众读者，只讲述斯基泰人的野蛮行
径，而置其他事实于不顾。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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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腊化时代以降斯基泰人的主流形象
从埃福罗斯开始，斯基泰人在古希腊的形象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板单调，也多了些高尚野蛮人的

色彩。然而，因为希腊人生产生活习惯等因素与斯基泰人迥然不同，主流的古希腊人并未从根本上
改变对斯基泰人的认识，对其冷嘲热讽，不乏微词。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克莱尔库斯（Ｃｌｅａｒｃｈｕｓ）承
认斯基泰人在过去曾使用过公正之法律，但认为当时的斯基泰人因桀骜不驯，已从公平公正之善类
腐化堕落成最悲惨的民族，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幸福。堕落之根源则因为他们生活奢侈，腐化无度，
触怒了其他族群。①

囿于资料不足，现在很难清晰勾勒出希腊化时代及以后希腊人对斯基泰人的认知脉络。但通
过几个文献，我们仍可管窥一番。阿忒纳乌斯（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ｓ ｏｆ Ｎａｕｃｒａｔｉｓ），公元２世纪末人士，现存作
品《宴饮中的博学之士》（Ｄｅｉｐｎｏｓｏｐｈｉｓｔａｅ）。该书依据约１２５０名著名作家的记载和１０００多部的戏
剧，用对话录串联起众多历史人物，其内容则无所不包，涵括饮食、器盏、烹调、名人逸事等。因此，
该书被视为研究西方古典社会文化史的绝佳材料。而之前古希腊世界流传的斯基泰人种种残忍野
蛮的行径和奇风异俗也尽数被该书收录。从此书来看，众多与斯基泰人有关的故事在希腊文学中
代代因袭，说明斯基泰人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了，他们成了民间揶揄取笑的对象。例如当时流传的一
句谚语———“像斯基泰人那样说话，甚至连希腊字母ｋｏｐｐａ（Ｋａｐｐａ）都不认识”就把斯基泰人看成是
目不识丁的蛮族。而在希腊文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斯基泰人的主流形象已大致定型。若干以斯
基泰为词根形成的复合词ａｐｏｓｋｙｔｈｉｚｏ（如同斯基泰人那样剥皮）、ｅｐｉｓｋｙｔｈｉｓｏｎ（像斯基泰人那样斟
酒）、ｓｋｙｔｈｉｚｏ，ａｐｏｓｋｙｔｈｉｚｏｍａｉ在古希腊语中被固定使用，②说明希腊人将某些特定习俗确定不移地
与斯基泰人联系起来。比如Ｓｋｙｔｈｉｚｏ是以“斯基泰人”（Ｓｋｙｔｈｅｓ）的词根Ｓｋｙｔｈ形成的动词，意思是
（举止或行为）像斯基泰人那样。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可以暗含斯基泰人式的饮酒过度、剥敌人头
皮、“像斯基泰人那样”等众多词义。这些在阿忒纳乌斯书中保留的故事和习语后来又和其他希腊
与斯基泰人相关的谚语汇流到了苏达辞书（Ｔｈｅ Ｓｕｄａ）中。由苏达辞书可知，斯基泰人在族群实体
灭亡之后，其在古希腊文学中的形象并没有改变，依旧是残忍野蛮的蛮族形象，且具有游牧民族的
特殊风格。

在拉丁文学传统中，只有西塞罗、贺拉斯等若干作家欣赏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赞美其不爱钱
财、自由自在的行为，③大多数拉丁作家则沿袭了古希腊同行的做法，对斯基泰人持批判态度。诗
人奥维德晚年被流放于黑海西岸的托米，由于身怀谴谪苦，其笔调是悲苦苍凉的，对斯基泰人等蛮
族难有好感，在他眼中流放斯基提亚的路途不啻畏途，那里多是冷雨风霜，周遭尽是不开化的游牧
人群。④ 尤维纳利斯（Ｊｕｖｅｎａｌ）则描述他们为野蛮的暴怒的民族。⑤ 他们艰苦而坚强的生活没有引
起弗洛汝斯（Ｆｌｏｒｕｓ）同情，他为皇帝哈德良写道：我不愿成为恺撒，不愿在不列颠人中走动、通过
……隐藏，不愿忍受斯基提亚的雾霜。⑥ 克劳狄安（Ｃｌａｕｄｉａｎ）则因他们不断对罗马帝国边境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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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他们为“北方所有孩子当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个。”①总之，在罗马帝国时期，斯基泰人在拉丁作家
笔下的主流形象和其希腊同行相差不大，都是残忍野蛮的蛮族，且因为斯基泰人主体已经灭亡，拉
丁作家笔下的斯基泰人较为刻板，不如希腊作家笔下的鲜活生动。

在古典时代，斯基泰人的形象都是在古希腊那种口述传统中产生并定型的。在古典作家和古
希腊民众近距离面对面的口头交流过程中，可以说现今我们从种种文献资料中获取的斯基泰人形
象就不仅仅是古典作家的个人印象，而是古希腊民族的整体印象。从这些记载拼合起来的斯基泰
人形象，从总体上说和希腊人构建的其他蛮族群体并没有根本区别。但在庞大的蛮族人群中，古希
腊人和罗马人也从种族、经济上做了粗略的区分。因此，从种族来讲他们是斯基泰人，从经济上来
说他们则是位于北方边陲的游牧民族。

总体上，斯基泰人和其他蛮族如色雷斯人等在古典世界是一种负面的主流印象。而斯基泰人
地处北方边陲，从事游牧生产，在古希腊世界以及以后的西方古典世界中也呈现的形象也颇为不
同，其残忍、野蛮则有着游牧民族的鲜明特色。

显然，古典世界笔下的斯基泰人其负面形象是希腊罗马人基于自身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而创
造出来的，有许多是艺术加工的产物，并不是真实的斯基泰人。真实的斯基泰人生活在黑海北岸草
原上，有其独特的游牧经济生态和道德价值观，这些都很难为定居民族所理解。要想真正的了解斯
基泰人等早期游牧民族，不仅要依赖文献，更要依赖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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